
去年（2024）第三季翰墨空間例行展，以「文人的閒雅生活」為題，展出歷代畫家對文人
生活的描繪，以及文人閑居時在詩、書、畫、印等方面的藝術成就。在眾多展件中，瀟灑

放逸的豐坊《書秣陵七歌》冊，有「天下窮民我最苦」之語，毫無「閒雅」之感。豐坊是誰？

為何認定自己是天下最苦之人？他究竟有多苦？下文將由《書秣陵七歌》切入略做探析。

▌邱士華　

所錄皆哀苦之辭—
豐坊（1494-1571後）《書秣陵七歌》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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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坊出身鄞縣（寧波）世家，長於詩文，

書法亦富盛名，喜好收藏善本古籍碑榻，充實

豐氏數世傳承的「萬卷樓」藏書。他於 1523年

考中進士，與父親同朝為官，不幸因大禮議事

件遭受貶謫，豐氏就此衰敗。豐坊辭官回家，

以詩文著作為務，亦曾偽造古籍。他不善理財

治家，於藏書樓失火後，將房產與剩餘書籍轉

售范氏。晚年借寓僧社，窮困潦倒。1

  豐坊《書秣陵七歌》一冊共 14開，抄錄的

不只〈秣陵七歌〉（第 1開至第 6開前半），

還包括了〈寒雨吟〉（第 6開後半至第 7開）

以及〈冬夜臥病雜述，兼以自挽〉（第 8開至

第 13開前半），最後還有題記（第 13開後半

至第 14開）。

  〈秣陵七歌〉題名下註「丙戌九月」，為豐

坊 1526年之作。〈寒雨吟〉題名下註「丙申九

月」，為其 1536年之作。〈冬夜臥病雜述，

兼以自挽〉旁註「辛亥十二月」，與後記同為

1551年十二月新作。因此這套冊頁除了最後一

首近作，前面兩組詩作是豐坊特別挑選抄錄的

舊作。這三組詩作體現了豐坊自己最在意的生

命時刻，並可感覺他對往事的態度與情緒。

天下窮民我最苦―大禮議的受難者
  豐坊《萬卷樓遺集》僅收錄三作中的〈秣

陵七歌〉，書中題名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訊息：

「余覊秣陵乞休，累疏而格於新令。鬰鬰之

懷，伏枕増劇。遂效杜子美同谷體爲秣陵七

歌。時丙戍（1526）九月既望也。」21523年

豐坊因長輩期許，二度參加科考，此次高中進

士，任禮部主事。1524年，卻因跟隨父親豐熙

（1468-1537）反對世宗（1507-1567）為生父追

上尊號，也就是大禮議事件，受廷杖並遷謫到

南京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官。南京任官期間，他

為貶到福建鎮海衛的父親擔憂，希望辭官又遭

降調，心情鬱悶，身體欠佳。他效法杜甫（712-

770）在最困頓窮愁時的〈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

七首〉（同谷七歌），於1526年作〈秣陵七歌〉。

「七歌」體自杜甫創發之後，為歷代文人仿擬，

用以抒發己身際遇或家國世變的愴痛。3豐坊的

七歌亦悲戚悱惻：

   悲哉蒼天胡有知，遙遙瘴海無還期。丈

夫生男不如女，人間安用吾生為。黃金

橫腰矜氣燄，猩猩咲人唇未歛。狂嘑九

關死不開，痛極慷慨思伏劍。嗚呼一歌

兮誰忍歌，秋風號動沅湘波。（雙行小

註：時乞代役，疏十一上，不省。）

第一首（圖 1）「遙遙瘴海無還期」一句，應

指父親貶至福建事，雙行小註中顯示他十一次

上疏希望代替父親至鎮海衛，皆無下文。

   我祖全歸鄮山穴，青山如環水如玦。

時移勢失人共欺，宰木千章爭斬伐。

憶初射策酬祖願，願得幽泉開咲面。

誰知一別五六年，塚上無人澆麥飯。

嗚呼二歌兮涕泗流，白日慘慘為我愁。

第二首（圖 1）提到自己在 1523年中進士，原

以為可告慰祖先，沒想到大禮議事件父子均受

貶謫，竟五、六年無法回鄉掃墓。

   吾家鄮邑之城西，百年破屋餘竹籬。

前年倭奴苦殺戮，祖母頭白走且啼。

幸存餘生膽已裂，昨日書來驚病發。

別時衣線猶在身，菽水山中仗誰設。

嗚呼三歌兮聲更苦，北風颯颯飛秋雨。

第三首（圖 1∼ 2）提到家鄉祖母倭亂後受驚發

病，但自己卻無法在跟前盡孝的難過。

   側身西望岷山長，雲中隱隱白玉堂。

人言士為知己死，素旌一去愁茫茫。

憶昔吳越幾千士，青眸偏囑真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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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猶在耳孝與忠，悠悠此生竟何以。

嗚呼四歌兮調轉急，欲贈瑤華老遄及。

第四首（圖 2）感嘆知己好友亡故。詩中所指或

是同鄉王相（1488-1524），因為王相也參與了

大禮議，不幸受廷杖傷重去世。

   天下窮民我最苦，弟兄三四皆黃土。

兀然獨立多病身，退不能得進何補。

自從離家室罄懸，古田春草自年年。

北山移文誰與勒，萬古傷心棠棣篇。

嗚呼五歌兮祇自知，欲往愬之人共疑。

第五首（圖 2）哀嘆家中兄弟紛紛離世，孤身

一人。

圖 2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3、4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

四歌五歌六歌

圖 1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1、2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

一歌二歌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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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友有友來界塘，溫其如玉白面方。

步出西清日未午，握手談咲神揚揚。

彗搖東壁館飛鵬，君身甫出鄒陽獄。

嗟我生餘行路難，何似當時同鬼錄。

嗚呼六歌兮懷管鮑，落花紛紛滿庭草。

第六首（圖 2∼ 3）疑指好友陸銓（1492-1539

後）。陸銓亦為鄞縣人，為豐坊同年進士，因

參與大禮議而下獄並庭杖，後仍於兵部、刑部

任官。

   少年攻文恥為吏，羣公謬許青雲器。

陸機詞賦何足奇，徒令四海知名字。

黃鵠鎩翼雄鳩飛，邯鄲才人廝養妻。

況復夫人有美子，折腰垂首端為誰。

嗚呼七歌兮歌且住，春來拔劍還山去。

第七首（圖 3）「邯鄲才人廝養妻」典出李白

（701-762）〈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一詩，「況

復夫人有美子」則應出自北宋晁補之（1053-

1110）〈依韻和子充雜言〉中「秋蘭蘼蕪亭下

生亦蕃，夫人自有美子何足言」，代表他之前

雖無意仕進，但應承長輩的推許與期待出仕，

卻在政局中失意受挫，儘管有所留戀，仍不如

歸去。

  〈秣陵七歌〉的內容，清楚可見大禮議事件

對他的多方打擊。他雖萌生辭官歸隱之心，但

考慮為官較容易營救在福建的父親，還是接下

通州同知一職。然不滿三年還是禁不住乞歸，

獲准後於 1529年底返鄉。

險阻任飽經．洞然見天機
  返鄉後的豐坊閉戶著書，依靠家中承續數代

「萬卷樓」的豐富藏書，輯錄編著《世統》、《空

同精華集》、《童學書程》等書。他雖無官員薪

俸，但應以其為人稱道的詩文與書藝取得潤酬。

  在〈秣陵七歌〉之後，抄錄的 1536年〈寒

雨吟〉（圖 3∼ 4），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牀頭雨聲疑榨酒，猛風劈窗驚虎吼，

弊衾百碎不成眠，抱膝微吟粟雙肘。

丈夫高才生不偶，壯齡意氣復何有，

百年清白家故貧，古屋數楹竹為牖。

   寒氣三方直射入，此身胡為在荒藪，

圖 3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5、6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

七歌寒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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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前只尺皆沮洳，棟上毒蛇逐蛙走。

兒號女啼那忍顧，菽水糟糠幸相守，

孔明子儀誠浪言，原憲顏淵庶堪友。

   憶昔京師拜先達，崔公此言常在口，

世間萬事等浮雲，唯有文章應不朽。

貪吏陰功哀若何，不見三春盛花柳，

思之令我懷抱開，詩成一咲還搔首。

文中描寫自己居處破敗的景況非常生動，似乎

可見他抱膝蜷縮在床上，蓋著破舊的被衾發抖，

聽著房外風雨呼嘯，房內進水，寒氣逼人。棟

樑上有蛇追逐著青蛙，兒女則在底下哭嚎。面

對他所描述的如此簡愴悲苦的生活，豐坊感謝

妻子的操持，竟還生出「世間萬事等浮雲，唯

有文章應不朽」的豁達情懷。

  這套冊頁抄錄的第三組詩作為 1551年的新

作〈冬夜臥病雜述，兼以自挽〉（圖 4∼ 6），

頗有回顧人生重要階段的意味。第一句「憶余

少壯日，冶遊東西京」回憶剛考中進士任官的

時期，前半段充滿朝氣的景象「方春景物融，

桃李何熒熒」，但後半段「涼風起清夜，萬壑

皆層冰」，寫景以喻遭逢大禮議事件的窘迫景

況。第二首接著描寫辭官回鄉艱苦無援之感「積

雪無春冬，嚴飈日夕勁」、「窮居抱長饑，蕭

條發孤詠」。第三首與第四首語氣一變，似乎

在艱難病困中，悟道有得，心性較為安定：「險

阻任飽經，洞然見天機」、「唯以葆真性，庶

以無怨尤」。第五首卻又極其悲憤「覺來號宇

宙，利刃攢心胸」，對自己二十多年來，一直

到父親去世，都無法成功營救深深自責，希望

早日追隨父親同赴黃泉：「願言早乘化，幽泉

幸追從」。最後一首又回到「自挽」的題旨，

似乎要為苦病的一生作總結，認為雖然自己宛

若掉入泥沼中的明珠，看起來骯髒，但本質依

然光彩明亮：「玄珠委泥滓，光彩中無虧」。

  第三組詩作最令人動容的是他悔恨無法救

助父親的段落。這是緊接在 1536年第二組詩作

完成之後發生的重要事件。豐坊的父親豐熙在

1537年過世，導致豐坊積極爭取父親身後能平

圖 4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7、8、9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

冬夜臥病雜述，兼以自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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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加諡，故赴京配合嘉靖皇帝希望為生父興獻

王上廟號稱宗提出建言，全然調轉了他父親在

大禮議事件中所持立場。不過豐坊這次努力不

但沒有成功，原本同陣營的鄉親友朋也難以諒

解，可以猜測他當時處境應更為尷尬艱難。

所錄皆哀苦之辭―賣慘
　　又過了十幾年，在豐坊書寫這套冊頁的前

一年 1550年，倭寇來襲，因此他自鄞縣遷居杭

州避難。1551年冬季，經濟和身體狀況均不佳

的他很可能又回到鄞縣，因為冊頁末尾的題記

寫道：

   右力疾為友軒李兄書。友軒知我，而

深閔其窮，故所錄皆哀苦之辭也。連

日絕糧，病復加篤，蓋至是而人琴俱

亡矣，詞翰云乎哉。嘉靖卅年（1551）

季冬甲戌。南禺外史豐道生。

　　此冊未明言當時身在何處，但知是為「李

友軒」所書。兩人似非泛泛之交，而是「知

我」且「深閔其窮」的朋友，似乎李友軒曾接

濟過豐坊。4李友軒應是鄞縣人李維孝（?-約

1565）。李家亦為當地世族，自永樂年間便仕

宦不斷。5李維孝在嘉靖年間成鄉進士，「為廬

州府通判，稱友軒別駕」。豐坊的知友張時徹

（1500-1577）在所修的《寧波府志》中，也於其

父李堂的傳記中提到李維孝。6

冬夜臥病雜述，兼以自挽

圖 5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10、11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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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此「連日絕糧，病復加篤」之時，豐坊

特別抄錄十四開與個人際遇極其相關的三組哀

苦詩文，換得李友軒的資助。三組詩作行書字型

略有區別。第二組詩作〈寒雨吟〉，具古拙趣

味章草般的捺筆出現不少，如第六開的「成」、

「才」等字。第三組詩作乃至後記，則以越發酣

暢的連綿行草書一氣呵成。

  根據陳斐蓉的研究，豐坊行書一般喜用濃

墨，但第一組詩作〈秣陵七歌〉則墨色深淺、

乾濕交錯，加上「丈夫生男不如女」男字旁的

原本錯字被圈劃掉的方式，以及若干放大使勁

書寫的字，如第一開的「痛」、「忍」等字，

乍看有若書稿，常有不經意塗抹修改的痕跡，

就像著名的顏真卿〈祭侄文稿〉上的刪塗圈劃，

那些作品上的不工整，卻頗具難以克制、不得

不然的情感渲染力。

  北京故宮博物院另藏豐坊 1528年為好友萬

表（1498-1556）所作的《自書詩》十九開冊，7

其中亦抄錄豐坊一年多前所作的〈秣陵七歌〉。8 

萬氏家族原居於安徽，後因隨明太祖立下軍

功，萬鐘於洪武二十八年（1395）授寧波衛指

揮僉事後，定居鄞縣。萬表十七歲襲指揮僉事，

二十三歲時（1521）中武進士，歷任浙江把總、

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校場坐營、漕運參將、廣

西副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事等。9萬表自少

白天練習騎射，夜間誦讀經史，對狂禪、王學

心性之說、文學、漕運、軍事均有見解，被視

為兼修文武的「儒將」。

圖 7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14開　 
鈐印：人翁。南禺外史。青厓白鹿。天官考功大印。己龍癸虎。

圖 6　明　豐坊　書秣陵七歌　冊　第 12、13、14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326

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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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一直顧念照護，沒有離棄。根據題識，他

因為萬表的要求才抄錄這些詩作：「蓋數年間，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不敢告人，而倉口相語

者悉吐露於是。」讓人想起蘇軾（1036-1101）

〈書前赤壁賦〉的結尾自識：「軾去歲作此賦，

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

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

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這種摘選抄錄

自己的近作，只敢向知友吐露的小心，真是不

分時代、綿延不絕的文人傳統。

  1551年為李友軒所作的這套冊頁，雖然抄

錄了同樣的〈秣陵七歌〉，但知友交心通息的

感覺較弱，反而有種將近耳順之年的豐坊，以

這些詩作當成自傳，將自己與苦情悲慘的人生

綑綁在一起，以爭取友朋同情的無可奈何。傳

世的自書詩帖數量不少，同樣詩作反覆謄抄，

但代表的意義可能存在多種差異分歧。現存豐

坊抄錄〈秣陵七歌〉兩個例子的對比，或可讓

我們窺見一斑。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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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坊在此冊結尾題識稱他為萬將軍，稱讚

他對朋友很有義氣：「世人往往冷熱驟分，甚

或忘惠而涼報之者，較之將軍何翅天壤」。豐

坊說兩家為「世交」，相知甚深，大禮議事件

冬夜臥病雜述，兼以自挽


